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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去告诉妈妈这个消息：“圣诞老人昨晚又来看我了，” 我非常激动，“他们用雪橇把我带到了天上去
了。”

妈妈摇了摇头，说：“你已经过了圣诞节传说的年龄了，” 她温和地说，“那不过是你在做梦。”

那时候，我才五岁，还不能理解关于外星人的事。所以我把陌生来客和那些来自天空——Santa Claus的人
们视为一类。

外星人们来了好几周。在一片光亮中，他们来到了我位于WA的Geraldton的卧室。当他们把我向上抬升的
时候，我可以感觉我的身体变得沉重并像瘫痪般躺在床上。我穿过了墙，升到天上去。

那些人用心电感应跟我 “说话”。我在一个奇怪的航空器里面醒来，他们用他们长长的，弯曲的手指指着
图纸上一个个老式的的符号。那感觉非常自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但是我的爸爸，一个地方煤矿的经理，我的妈妈和妹妹都把我的故事认为只是一个生动的想象。

“他们都不是真实的。” 别人都这样坚持着。

所以我不再分享我的秘密了，但是我的外星朋友却给了我一份特殊的礼物——创造超出那个年龄的我所能
做到的令人惊奇的艺术品的天赋。



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坐在厨房的餐桌边上画出当地野生动物，花和各种风景的样子。

“它们真漂亮啊，Tracey。” 妈妈倒抽了一口冷气。在小学里，我获得了学校艺术竞赛的各种奖。

“那真是太让人惊奇了，Tracey。你是如何做到的？” 当我的作品变得出名甚至赢得了州艺术大赛的时候，
我的老师开始问我。

我的艺术天赋是来自我的外星朋友的。我已经在我的艺术中重建并展示了这些复杂的符号，科学文本和数
学方程式。

 

现在，新的来访者从他们待的地方来到我这里。他们有些是透明并发着光的生物，有些是秃头并布满皱纹
的棕色生物。但是最经常来的却是那些小小的有着巨大杏仁状眼睛和灰色皮革状皮肤的生物。

一开始，我总是感到害怕。“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他们把我麻痹的时候，我总是这样问。

“这样当我们移动你穿过这个固体空间的时候，你就不会挣扎而伤到自己了。” 他们解释道。

十五岁的时候，我在一张手术台上醒来。一个 “人” 接近我，并用一个长长的会让我睡着的仪器戳我的
手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发现我的手臂上有一个trianqular的形状，皮肤上还有一些小小
的符号。几天之后，它们就消失了。

 

三个星期之后，我醒来又在我的上臂发现了相似的标记——三个几何界。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这个给我
的家人看。

“他们代表星座和与地球的联系，这是我从我一个外星朋友那里了解到的。” 当我那些高中的朋友问起我
的画作时，我这样告诉他们。

“你真是一个笨蛋。” 他们嘲笑我，并且说我很奇怪。

之后，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加入了在WA的一个外星人讨论组织。在那里，我遇到了Andre，一个在大学研
究外星人活动的科学研究者。

“你介意看一些东西吗？” 我问他，并向他展示了我的作品。

“这哪是一个17岁的孩子能做到的啊？” 他震惊地问道。“这可是最先进的量子物理学！那是全新的！”

我耸耸肩，并不确定他会相信我。自从外星人来造访我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我感觉当我睡着的时
候，我总是被 “下载” 了新的知识。

终于有事情让我分了心了，在我20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参加了一个当地的建模竞赛。出乎我意料的是，我
竟然赢得了与悉尼社的合同。Vivien的模型管理，还有作为时装表演模特被派到日本的东京去。

 

那是1999年的夏天，在日本的酒店里，我开始夜夜随着一种作画的渴望醒来，就像我的手有了自己的生命
一样。缺少睡眠让我变得焦虑。在东京的四个月后，我回到了家。

“你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症。” 我的医生告诉我。但是我认为是我的焦虑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去
看了心理医生。

“所以，你遇到了外星人了，是吗？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心理医生最后做出的结论就是，给我开了抗抑
郁的药。

2001年八月，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上看到了一本书，关于外星人遭遇的书。



那是由一位当地作家，Ellzabeth Robinson所写的。“她将会在下个星期来进行签名售书活动。如果你想见
她的话，到时可以来。” 店员说。

 

这本书可能是与我有关的。当我见到了Ellzabeth，她让我去联系澳大利亚UFO研究网络的Mary Rodwell。

“你并不是疯了，也不是孤独的。”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Mary这样跟我说，“与外星人接触的事件
已经发生了很多代了。”

她向我展示了关于外星人的书，以及我从童年时期就很熟悉的航空器。它们遍布一切事物，从土著艺术到
金字塔。

“所以，我并不是唯一的那一个？” 我很惊奇地说。

“是的，我们团体里的其他人都曾经画过和你一样的东西，” Mary说，随后，她对我的经历做了记录。

在Mary的会议上，我感觉很安全。我们有30个人，都是来自Perth。其中有些人能够通过心电感应进行交流。
有时候，我们是用外星语言说话的。在一次会议上，一个女人研究着我在日本画的那些草图。

“它们是装在一起的。” 她说，把草图像拼图一样滑动到一起，“它们是星座。”

 

我的家人很支持我。“如果你说你看见他们了，那你肯定就是看见了。” 妈妈说。

2002年初，我25岁，我到欧洲旅游并住在英国。那个夏天，我在怀特岛上当服务员，并且我最近才递交了
辞呈，但当时我有强烈的渴望将它抢回来。一周之后，当我在餐厅的时候，我感觉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出现
在我身后。

“你好，我是Marco Macedo。” 一个很重口音的声音说着。Marco，28岁，葡萄牙人。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瞬
息而强大的，很快我们便无所不谈了。

“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我说道，然后将我的外星人经历告诉了他。Marco摇摇头，“如果你这样说的
话。”

他的漠不关心在2003年的九月改变了。那时，我们就坐在英格兰的Cotswolds的一个酒吧外面看着夜空。

“那是什么？” 当一个明亮的光在我们头顶闪向我们时，Marco倒抽了一口气。

 

突然，一颗星星变得更加明亮，并被一些更小的星星包围着。我们沐浴在跨越整个天空的明亮的光线中，
之后，光消失了。

之后的夏天，在埃及时，我和Marco探索了古老的卢克索神庙。我发现了一些我在澳大利亚画的图样，并
把它们带在身边。

在一个比较小的金字塔里，我发现了一个完美的竞赛。

“看那！” 我低声说，并把我的图画覆在那个古老的雕刻上。我的外星人经验教导我如何把古代和现代世
界联系起来。

现在，我正在英国拍摄一部关于外星人的虚构的电视剧，《The 4400》。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角色就是信
使——把信息从其他世界带到这个世界。

现在我终于可以接受自己了。



 

（ 文章来源: 百度百科 ）

 


